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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园艺在城市地区的风靡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

无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寸土寸金的

城市里，民众打起了轰轰烈烈的“绿色游击战”[1]，在窗台屋顶、

道路绿地、废弃荒地上，“见缝插针”地种上蔬菜。在我国不少

城市社区，这种带有乡村生活印记的场景也不断上演，“种菜”

一词仿佛天生带着魔力，无论在哪个城市都能刮起风潮。例如在

2020 年长春市专项整治行动中，全市共排查出种菜点 5 914 处，

清查绿地 513 654 m2，相当于 71 个足球场的面积 [2]，可见城市

居民种菜行为之普遍。

与这股城市种菜风潮相对的，是社会各界对在城市开展农业

活动的争论不休。一方面，在现有的城市政策下，“圈地种菜”“毁

绿种菜”常被视为屡禁不止的顽疾，这种非正规行为因违反城市

绿化条例、市容管理法规和物业管理办法遭到管制，且因“困水

积肥、蚊蝇滋生、垃圾乱堆”遭到不少民众反对。另一方面，城

市居民对农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社会各界

人士还是普通市民，这种发自内心的田园情结都难以压抑，以城

管部门“除菜还绿”收场的剧幕过不了多久又会出现。

这些争议已然不是“制止城市不文明行为”与“种菜许我城

市田园梦”之间的话语冲突，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在城市的缺

席，在城乡之间、民众之间撕扯出的一条需要弥合的裂痕。

农业在城市为何饱受争议？农业在城市何去何从？现有研究

尚缺乏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回答。本文通过审视传统现代化范式

下农业与城市分离的机制，反思传统现代化遵循的机械切分思维，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树立有机的整体发展观，厘清发展都市农

业的意义，并构建发展都市农业的系统化路径，以此展望中国社

会未来新图景。

1  审视传统现代化范式下的农—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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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能否成为未来都市图景？当前的城市研究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尚未明晰。传统现代化范式对农业认知狭隘、推行过快过

大框架的城市化模式，形成农业与城市分离的关系，从而引发城

乡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双重危机。本文反思传统现代化遵循的

机械切分思维，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引导树立有机的整体发展

观，结合中国农情、城情指明了发展都市农业、推动农—城协同

共生的方向。之后，本文探讨了中国发展都市农业的系统化路径，

从规划体系、管理细则、参与机制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为迈向

城乡共荣的中国社会未来作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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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urban studies to this question is not yet clear. The traditional 
modernization paradigm has a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agriculture, 
implementing urbanization model of fast and large framework, which 
form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urban, and causes the 
multiunit cris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including resource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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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rules and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so as to explore the 
futur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owards urban and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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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模式息息相关。现代化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实现从传统

到现代、从落后到发达的社会多方面经历的剧烈变革。长期

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开启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

核心，以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市场化等为主要内

容的发展模式，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一过

程一度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模仿的范例。然而，这一套传统现

代化范式内含工业为先、资本至上、殖民主义、自由市场论

等浓重的资本主义色彩，照搬这套模式所导致的“周期性经

济危机”“全球生态危机”等诸多问题也让不少后发国家陷

入发展陷阱 [3]。循着这一经典范式，不少国家在推进现代化

进程中筑起了城乡对立的藩篱，在此背景下农业与城市的关

系也变得若即若离。

农业社会时期，农业与城市一开始是紧密关联的，在国

内外古代城市研究中，无论是乌尔城、埃利都城和乌鲁克的

花园菜园，或是古希腊古罗马城市住宅中的庭院空间，还是

中国商周时期的囿、苑、园、圃 [4]，农业始终伴随着城市社

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而存在 [5]。然而，现代化打破了长期以

来农业与城市共存的状态。在西方，通过对农业大规模工业

化改造的“集约化大生产模式”推动了粮食大增产，交通、

冷藏等生产技术的变革使远距离运输食物成为可能 [6]，而在

城市导向之下农业用地因其经济价值较低常被视为“城市的

残余变量”[7]，渐渐从城市空间中消退，甚至远离了人们的

思想意识与日常生活 [8]。以美国为例，garden 一词的语义逐

渐从“农园”向“花园”转变，21 世纪初一项调查表明美
国大多城市规划机构已不认为农业属于城市规划议题，农业

不可避免地沦为城市的“陌生人”[9]。

相应地，我国自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无论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影响久远的“工农剪刀差”政策，还是改革开

放后推行至今的以大城市为引领的城镇化发展潮流 [10]，在城

乡二元格局之下，农业始终未能在现代城市站稳脚跟。追随

西方，我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也掀起了城市“去农化”风

潮，原本就近自给自足的“食物里程”转变为更多依赖于遥

远区域供应的工业化食品供应链 [11]，本地农业生产功能不断

弱化；在市容市貌的塑造上，不少地区纷纷效仿欧美大城市

的绿化样式，大面积移植外来物种批量造景，并将其视为现

代的靓丽风景线，乡土作物则被舍弃 [12]。至此，农业成为我

国大多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灰色地带，有些地区虽有

所改观，出现零星的城市菜园，但大多数时候农业在城市依

旧处于“游击”状态，受到各类政策的限制；“农业—农村—

农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难以与“工业—城市—市民”为

伍，学界对都市农业的描述也较少关联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

和城乡整体生态系统，令人遗憾。

1.2  农—城分离衍生的双重危机
传统现代化范式兴起乡村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去农化”

风潮，农业用地与农作活动被从城市中剔除，农—城分离引

发了系列连锁反应，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

危机，造成乡村居民弃耕非农化和城市居民非正规农业并存

的怪象（图 1）。
其一，无论是以工业化的方式改造农业还是推进城市化，

都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损耗与环境破坏。农业现代化主要通过

机械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

但是打破了生态系统中人、生物与水土资源的物质能量循环，

所以要依靠化肥农药等“粮食的粮食”来维持产量，导致土

壤流失退化和重金属污染、水资源污染和地下水耗竭、生物

多样性减少等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13]，并诱发食物链恶性循环、

食品安全等系统性风险 [14]。城市在“去农化”之后依靠大量

水土林矿资源、农业产出和劳动力投入，大力发展工业，并

以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快速推进城市

化，使原本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更加复杂。

其二，以严格的分工、分区等手段分化城市与乡村，造

成了城乡差距过大等社会经济问题。乡村因农业机械化和限

制工业化而就业机会减少，资金、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被抽

空，公共服务水平恶化，带来乡村衰败等“乡村病”，乡村

居民在务农收入过低的情况下为追求收入保障，不得不弃耕

外出打工，或者采用非粮化、非农化手段提高收益；而城市

地区因大量人口涌入、建设用地大肆扩张而造成交通拥堵、

绿色空间缺乏等“城市病”，城市居民对以生态品为主导的

图 1  传统现代化范式的农—城分离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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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需求不断升级 [15]，对食品质量诉求愈发强烈，但在城市

对农业活动的限制性政策之下，只能通过“毁绿种菜”等非

正规行为纾解“田园乡愁”。农业与城市分离，最终使农业

成为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彼此之间的无可奈何。

1.3  反思传统现代化范式的农—城认知
传统现代化范式推崇农—城分离，通常是基于以下对农

业的狭隘认知。其一，认为农业属于乡村领域不属于城市领

域，粮食生产是农民的、市场的而不是全社会的责任；其二，

认为农业是低价值的，城市土地稀缺，农业用地应该给经济

价值更高的建设用地让位；其三，认为种植粮食蔬菜不如种

植花草树木美丽，农业在城市环境中“不入流”。总的来说，

这种在农业所属地域范围之间、农业与工（商）业之间、农

业门类之间制造对立的手法，切分了城乡地域、自然生态和

社会经济的时空统一有机整体，将农业视为服务于工业化大

生产的资本增值活动。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 1.0 版的集约
化大农场广受推崇，这种模式通过农业规模扩张推动地租总

量增加，有利于获取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深化。但大农

场在非殖民地条件下很难形成，于是便衍生出用工业方式改

造农业的 2.0 版，即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通过设

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收益 [16]。然

而，这两种模式均属服从经济增长的机械形式，越是工业化

改造，越是造成愈发严重的负外部性。

与此同时，传统现代化范式推行过快过大框架的城市化

模式，特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增长，并越发占据主导

地位，正如芒福德所言“呈现出一种非人性、无机化的总趋

势”。在“未来城市”的蓝图中，像农业这类有机的人工方

法被逐步排斥，并被快速、精巧的机械装置所取代，用以扩

大经济效益，城市不断向外扩张，秀丽的风景越来越远，资

源供应距离越来越长，“有活力的、能独立存在的、充分有

感觉的生命占比不断下降，城市越来越标准化、机械化、普

遍化”[17]。在过去深受大城市病困扰的一个世纪中，城市建

设者对此作出了各类“纠正”工作——清除贫民窟，建立示

范住房，向郊区求取更优美的环境，进行系列化的城市更新

……然而这些建设活动只是表面上换成新的形式，本质上仍

然是机械扩张，并不能解决深刻的社会生态问题，反而形成

一种反人类、反生态布局，进一步深化了原有的矛盾。

总的来看，所谓“（传统）现代化”范式带有旧阶段显

著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色彩，虽然以工业化改造和专业化分

工的方式实现了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但已不能适应当下人类

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乡村农业人口的分

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

不够高的阶段，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18]。

2  中国式现代化的农—城关系与都市农业

2.1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情与城情
当前，我国进入了城镇化的下半场，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率已经超过 60%（2025 年末
全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7.89% ①），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不再是生产力落后引发的发展困境，而是集中体现为发展

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社会发展目标也从追求快速发展转向

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发展阶段需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 [19]，“中国式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便是对传

统现代化范式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0]，以有

机整体的发展理念纠偏传统现代化范式的机械切分思维，也

必然需要超越过去对农业、城市以及农—城关系的局部视角。

选择农业与城市协同的道路，发展都市农业，将以农—城共

生推动城乡融合，实现打破城乡界限、消除工农差别的范式

突破，通过在空间上整合、在功能上互补、在利益上联结，

迈向发展的统一整体。

从农业本身来说，中国拥有发展都市农业的深厚土壤。

国家战略上，我国“人多地少水更少”的资源禀赋和“大国

小农自然人”的基本农情，决定了中国人必须将饭碗牢牢端

在手里，而城镇化越发展，食品需求增长与农业生产空间减

少的矛盾越突出，农业、农地的地位将会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变得更加重要。发展基础上，都市农业形成于生态产品需求

最旺盛的大都市区，随着我国农业的物质基底和装备条件不

断改善、农业产业结构变革深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

续涌现 [21]，都市农业将有效提升城市食品自给能力，成为我

国农业版图中不断扩大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减少食物里

程及其衍生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食品质量问题，保障着

城市区域的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制度环境上，中国城市土

地公有制这一特殊的产权制度安排、中国人民传承着的古老

农业大国的“种菜”基因、中国雅俗共赏的古典园林造景艺

术，以及当前上海、广州、成都等大都市开始盛行的“四小

园”②、“公园城市”的创新实践，都为都市农业的发展创

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城市角度来看，发展都市农业对于描绘城市新图景有

推动作用。一方面，都市化正日益成为中国城市社会的关键

① 数据源自：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202601/t20260119_1962338.html。

② 四小园即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小公园。“四小园”是广东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通过因地制宜打造农村“四小园”等小生态板块，

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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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无论是交通、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还是旅游、商贸

等各类人文交流活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都持续深化，都

市农业既与乡村、农民、农地紧密关联，也是城市社会、经

济、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大都市区能否实

现全面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单体规模巨大，大

都市区绵延数百公里，人口多达百万、千万，但土地开发强

度较高与土地利用低效的情况同时存在，在这大而填不满的

城市框架中如何实现精明再开发？在一般供给过剩的宏观背

景下，去工业化将成为大势所趋，被更替下来的空间如何转

换？都市农业成为一个富有希望的选项。此外，在当前财政

紧缩与空间景观化的背景下，如何规避铺张浪费式的绿化盆

景，树立节约型绿化美化新观念，提高财政投资效率？都市

农业虽不直接体现经济效率与城市核心竞争力，却是节省城

市运行成本的可行方式，也是增强城市韧性的战略基石、增

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功能载体 [22]。

2.2  发展都市农业，推动农—城协同共生
迈向新的现代化范式，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它

重要、紧迫，又恰逢其时。“都市”一词常指城市化发展到

中心城市与外围乡村地区紧密共促的高级阶段 [20]，这与我国

城镇化下半场的转型方向相契合，都市农业正是孕育于生产

力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发达形态 [23]。作为一种农业与城市交互

的地域经济概念，都市农业指服务于城市多元需求、主要位

于城市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动态的广义农业形式，包括城市

建成区的园林绿化、插花状的小块农田、垂直农业、各类庭

院菜园，城乡结合部的集中式农园等近郊农业，以及其他受

都市圈影响的农业类型 [24]。都市农业不同于以往农业与城市

若即若离的状态，而是以其粮食生产与经济支撑功能、生态

保障与景观美化功能、社会文化与休闲交往功能等多功能属

性融入城市功能体系的多样化布局，作为一种经济、生态、

社会的“蓄水池”“资产账户”，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空间储

备体系的重要载体。

发展都市农业，使农业与城市协同共生，需要破除城乡

对立藩篱，推行城乡融合的用地市场、社会保障等制度，使

乡村通过百业发展走向和谐共生、城市通过适农发展迈向生

态转型，城乡居民形成紧密的社会化合作关系，实现互促共

荣（图 2）。当农业不再是地域上的强制性分区或身份上的

阶级性分工时，人民能以集体智慧创造农业新内涵，城市因

农业更健康、更宜居、更安全、更美丽，农业也因城市的经

济文化要素置入而激发活力，借助都市圈的辐射作用带动乡

村发展。正如《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通过消除旧的分

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利

益……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

两个不同的阶级……城乡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

全面的发展”[18]。让农业融入城市、归属于民众，以一种适

用于普通人、所有人的新乡土方式解决现代中国的问题 [25]，

“都市中的田园”与“田园中的都市”相映成趣，农业方能

成为中国社会未来图景的重要底色。

一方面，农业未来要向多元且包容的社会生态实践转变。

从自身的资源禀赋看，中国有且仅有极个别地区能开展农业

1.0 版的规模化大生产，而农业 2.0 版也因严重污染水土造
成环境破坏正在逐步退出。当前，随着观光农业、养生农业

等乡村农业模式兴起，城市社区农园等都市农业官方议程相

继出台，各地已经有意识地推出农业 3.0 版，即结合本地自

然条件和社会资源，以一二三产融合开发在地的多元化农业，

并向社会化生态农业的 4.0 版演进 [16]。农业的春风需要在包

括城市乡村在内的都市区广泛拂开，通过知识、劳动、技术

等要素投入，以及社区协作与模式创新，共享范围经济；同

时突破传统农业生产性的内涵，将农业所内含的生态、教育、

文化等非经济功能凸显出来，走进千万家，带动农业回嵌资

源环境、回嵌乡土与城市社会，最终回馈人类与自然。

另一方面，城市未来应追求从容且灵巧的都市社会形态。

都市农业可以与环境保护、健康成长、社区自治、食品安全、

土地管理等应对城市病的城市综合计划结合，以多元、包容

的姿态形成跨越食物、人、生态系统、文化认同、就业、土

地的概念，为城乡民众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赋能、赋权、

赋值工具 [26]。未来城镇化应当借助这类新概念，积极探寻那

些既能摆脱大城市的过度拥挤、又能避开无序蔓延的精明增

图 2  中国式现代化以农—城协同共生实现城乡互促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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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式。城市之所以稳定且安全，是因从乡村、农业中获得

了孕育、保护和照料生命的土壤，根源在于人与人、人与自

然之间的互惠关系。也正是如此，城镇化需要放慢机械扩张

的步伐，形成顺应自然生命周期的慢城、慢生活方式，形成

兼顾每一个社会成员利益的共同体网络，在城市与乡村融合、

农业与城市协同过程中，展现不同于以往快速城镇化阶段的

都市社会新面貌。

3  中国发展都市农业的系统化路径

3.1  嵌入城市规划体系，形成农业用地多元保障
（1）将都市农业纳入城市发展目标与城乡融合布局
从发展战略层面正视都市农业的价值，修正限制都市农

业的法律法规，将都市农业确立为城市功能之一，形成支持

都市农业的政策导向，有利于摆脱农业在城市中的灰色身份，

为农业在城市合法、稳定地开展奠定基础。应当在城市总体

结构及相关专项规划中对都市农业予以表达，将都市农业作

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城乡融合的大农业循

环体系与“自然景观—大地景观—塑造景观—科技景观”的

连续样带①（图 3）。最终，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都市农业功

能与城市空间布局融为有机整体，使城市发生革命性的形式

变化，打造注重非盆栽式的内生型城市景观，形成中国特色

的“田园城市”“园林都市”新风尚。

（2）探索建设用地与农业活动梯度兼容和隙地转换
将都市农业纳入详细规划，积极搭配本土作物，注重在

不同用地上发挥农业的多元功能，高效利用土地 [28]。在控制

性详细规划中应当规定各类城市建设用地是否须兼容都市农

业、兼容哪类农业活动、多大程度兼容以及相关限制性条件，

合理配置农业与非农业景观、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农业景观，

并探索置入用地折算与容积率奖励规则，鼓励各类开发主体

将都市农业纳入项目建设 [29]。对农业用地本身，则改变单一

粗暴的功能切割方式，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综合整治、多维

混合提升农业用地复合功能，促进生态循环。除此之外，需

要进一步探索城市隙地的识别、收储和转换利用工作（图 4），
将都市农业视为空间更新的一种重要途径，促进城市对农业

活动的兼容与复合利用。

（3）出台绿色适农化建筑构筑标准与城市设计导则
由于我国城市地区建筑密度较高、开放空间较少，在有

限的选择下，阳台、屋顶、墙面等建筑模块成为城市居民开

展农业活动的主要选择之一，而垂直农业空间和庭园农业对

建筑的结构、采光、防水、排水、消防等都有一定的要求，

① 样带是生态学调查中覆盖不同环境类型的带状区域。2002 年，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安杜勒斯·杜安尼（Andrés Duany）和艾米丽·塔伦（Emily 

Talen）借鉴生态学研究方法，在《美国规划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发表文章，提出“样带规划”（transect 

planning）这一理念，作为践行新城市主义、引导城市实现精明增长的新方法。详见：DUANY A, TALEN E. Transect plann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2, 68(3): 245-266。

图 3  都市农业布局于城乡融合的连续样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7]绘制

图 4  城市隙地识别与开发都市农业实践的框架构想

PPPTPPP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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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在充分论证建筑物及其周边场地可行性之后，选取

都市农业的适宜形式。应当出台兼容都市农业的建筑物构筑

标准，实施老旧建筑的适农化改造，完善新建筑的农业功能

配套，创造垂直农场等新型农业专用建筑，并注重建筑农业

空间与道路、给排水、消防等市政系统的有效衔接（图 5），
拓展出台适农社区、适农街道等多元场景的城市设计导则，

鼓励都市农业充分融入城市居民生活圈，推动发展都市农业

与丰富群众生活双向互促。

图 5  纽约市纳入区划条例与城市设计导则的绿色建筑构筑指引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 https://www.nyc.gov/site/agriculture/faq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page

图 6  通过都市农业功能、形态、活动、主体搭配打造多类生产景观矩阵

3.2  制定实施管理细则，规范引导都市农业行为
（1）制定管控细则，规范都市农业活动

都市农业具有外部性，由于城市不像乡村拥有广阔的空

间用以容纳、消解污染物，所以城市居民自发的农业活动在

缺乏管理与引导之下往往容易产生气味滋扰、水土污染、噪

声干扰等负面效应，使其备受争议。基于此，需要制定环境

管控细则来规范农业活动，形成良好秩序以利于都市农业持

续发展。应当出台详细的技术规范、管理条例和行动指南（如

面向民众的《都市农业操作手册》），一方面对肥料种类、作物

类型、杀虫剂使用、动物养殖和垃圾处理方式等容易产生负

面效应的相关活动作出详细规定，另一方面对适宜城市环境

的农业生产技术（如可移动容器种植、水培），以及物质循环

生态技术（如雨水收集、厨余垃圾堆肥）等进行鼓励 [30]。

（2）加强部门协作，支持全农业链发展

都市农业涵盖生产、加工、销售、分配、消费、回收等

环节，涉及规划、住建、农业农村、园林、水务、市场监管、

环境卫生等部门，需要部门之间联合协作，出台相互协调的

支持都市农业发展的工作方案与行动倡议 [31]，消除限制都市

农业的政策性障碍。例如：由农业或园林部门确保农业活动

的合格土壤、良种绿肥等材料供给渠道或提供技术交流平台，

由规划、住建、水务部门完善用地、构筑物、基础设施等空

间保障，由环卫部门提供堆肥、有机垃圾处理设施等促进循

环利用的生态卫生系统，由市场部门推动“农夫市集”“临

时摊点”“农产品平价直销店”等市场接入举措，由财税部

门对符合政策导向的市场主体给予财税激励或金融服务，由

科技部门立项鼓励都市农业的科技研发推广、模式效益研究

以及政策转换输出。

（3）孵化新型业态，构筑多类生产景观

都市农业可以结合城市空间特征、生产要素、生活节奏，

孵化社区支持农业、食品短链经济等新型业态，扩展城市居

民农耕体验、健康慢食等就近消费形式，推广社区团购、净

菜配餐等新式营销，充分释放创新创业活力（图 6）。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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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将都市农业场所作为绿色基础设施，搭建有序分散风险

的农产品应急保供体系，增强城市韧性，抵御疫病灾害冲击；

并将其作为城市培育和保护地方物种基因库的重要形式，转

化运用到城市绿化的种植、养护、防治等产业链中。此外，

应响应知识经济时代潮流，策划丰富多元的农业教育、研发、

服务、科普活动，打造都市农业博览园、都市农业科技馆、

耕读诗书农场等农业型创意集群，在智慧农业、循环农业、

立体农业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构筑多类既拥有古老传统又

运用新兴科技的生产景观。

3.3  健全多元参与机制，搭建全民园艺行动网络
（1）以学科联合研发推广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
都市农业的发展需要多学科联合提供基础研究与技术支

持，涉及遗传育种、智慧农业、病虫害防治、景观生态、建筑

设计、设施农业等学科知识，以及生物工程、雨洪管理、绿色

建筑、受控环境农业等农业信息与工程技术的综合运用。但这

些知识与技术不能局限于科研单位中，而是要通过构建农业

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多元灵活的方式将其推广于民、用

之于民，扩大我国都市农业知识科技的普及范围。壮大市场

化社会化科技服务力量，不仅要进一步深化原有的乡村农业

专业化服务体系，也要逐步引导农技推广、植保、种子等公

益性农业服务体系向城市延伸覆盖，让农业科技走向城市的

千家万户，可通过充分释放高校院所、农科企业等单位的农

业科技服务动能，建立学、研、产、服融合的农业科技创新

联盟，让知识、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领域充分流动①。

（2）以社区作为开展都市农业活动的最佳载体
社区拥有清晰的用地权属与较稳定的社会集群，具有开

展都市农业实践的天然优势；而农业以食物等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的话题为纽带，能有效联结场域内原子化的个体，社区

农园、集体农场等都市农业集体实践可帮助激活公共空间培

育社会资本，有利于形成社区共同体，实现正向反馈。为此，

应重视群众自发形成的组织力量，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或

社区组织（如乡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城市的居民合作组织），

并以微创投、微公益、微基金、微平台等创新形式激发社区

活力，给予社区一定的自主决议权，鼓励民众共同参与都市

农业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要扭转城市乡村各自为战的状态，

借助“互联网 +”、区块链等新技术打破认知束缚与信息壁垒，

以短程农业、社区支持农业、有机农业等形式实现地域联合，

让市民与农民互相支持，分担农业生产的风险和收益，破解

“买贵卖难”困局 [13]，使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责任由全社会

共担，实现社会公平。

（3）重视行政化、市场化、专业化力量的加盟

通过行政号召，让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机构发展学校农

园、医院农园等都市农业形式，面向社区或公众开展自然教

育、研学讲座等公共活动，发挥都市农业的科普教育、健康

疗愈等社会文化功能。同时，探索拓展都市农业的就业容量，

设置面向城市失地农民或失业居民的救济计划，开发面向妇

女、青少年和老年人的赋权与技能培训活动，为弱势群体建

立生活尊严，激发都市农业的社会保障功能。另外，通过政

策支持与市场激励鼓励社会企业、社区规划师、公益机构等

专业化力量的加入，能够为都市农业在社区的开展提供更为

便捷的资源或服务，填补行政化管理制度和非正式自组织之

外的空白。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以更加灵活、

多元的伙伴关系创新都市农业发展模式，搭建全民参与的行

动网络，让农业园艺从个人的职业劳动或休闲爱好转变为集

体的社会实践，筑牢广泛的群众基础， 持续夯实都市农业的

发展根基。

4  总结与展望

在经历工业革命后高科技盛行的今天，呼唤人与自然关

系的回归、呼唤人性的回归是全人类的共同议题——农业成

为一条特殊的纽带，连接着人与人、人与自然，滋养着、修

复着被机械切分而变得日益支离破碎的生命系统。我们也应

当意识到，农业对城市而言，不是“残余的变量”，而是“必

要的盈余”，它对人类向前发展具有引领性。发展都市农业，

尤其是指明中国情境下农业与城市协同共生的方向、细化农

业正面进入城市的系统化路径，是为展望中国式现代化的农

业未来、城市未来、社会未来作出的重要探索。

在中国批判与省思传统现代化、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

之际，城市规划者该如何借助都市农业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日益向往？本文虽对这一蓝图做了初步描绘，但都市

农业研究还需要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城乡土地制度、规划

布局指导意见以及详细准则等方面作出空间学科的探索。另

外，随着碳中和等新的战略目标的提出，响应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号召，开展都市农业效益的量化、显化研究，将其转

化为可视化评价指标，并探索可指导官方行动计划、生态化

项目设计等的具有操作性的应用路径，亦是极具价值的创新

方向。中国特色都市农业研究，依旧任重而道远。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① 例如广州市发起的“广州城市小菜园”行动，搭建了集农产品采购、农业知识科普、种养技术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市场化服务平台，并配套“广

州农博士”农技专家团队，为市民、学校、社会公众等提供种植技术、专家问诊、良种良法等服务，引导民众以科学的方式开展农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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